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曾经任安徽

省委书记，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

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河南、山东从事秘

密工作和兵运活动。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

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

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参加过长征，是

红军“破译三杰”之一，获二等“红星奖章”。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

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创业人”，不修边幅，人称

“胡子局长”。他不走寻常路，“读天书”“发假电”“搞玻

璃杯”，屡屡破获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立下大功、奇

功。他就是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

■ 据《湖南日报》

在反无线电侦察上，曾希圣也下了功夫。他

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并提高红军密码的反破

译难度。国民党军队为了破译红军的密电，建

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部门，购置了当时最先

进的设备，雇佣了外国专家当顾问，但始终没能

破解红军的密码。

红军长征后，为了不间断掌握敌人动态，紧

跟总部不掉队，曾希圣采取循环“接力赛”的方

式，将侦收人员与装备器械分两个组，前组先走

一段后停下来开机接替侦收，后组交班后往前

赶路又停下来接替前组。在翻越老山界这段悬

崖上的艰难小道时，他亲自护卫队伍，在半山腰

组织开机，时刻不停实施对敌侦察。

四渡赤水后，红军前后面临着敌人阻截的

险境。危急时刻，曾希圣提出利用我军掌握敌

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吴

奇伟、周浑元发电使其调离的计策，得到毛泽

东、周恩来的认可。利用蒋介石经常朝令夕

改、越级指挥的行事风格，曾希圣遂拟定电文，

以蒋介石名义分别给吴、周两部发电，命其向

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红军因之乘隙顺利南

渡乌江，进逼贵阳。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吴奇伟、周浑

元等纵队赶往贵阳保驾，一面做好逃跑准备。

因蒋介石的“救驾令”与我军发出的“假电令”行

动方向基本一致，故吴、周始终没有发现其中

“玄机”，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直到1967年曾

任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看望曾希圣时，才对其

夫人说起曾希圣为红军顺利南渡乌江立下的这

一奇功。

周恩来说，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

人”。但创业十分艰难。曾希圣第一次领导二

局参与赣州战役，谍报侦察失效，无线电侦察台

“失聪”，令他刻骨铭心。

冥思苦想中，曾希圣想起他在国民党刘珍

年部做兵运时，曾听报务员说过，军用密码电

报是可以破译的。他立即将这个“以破译密码

获取敌军战役情报”的想法报告总参谋部部长

叶剑英，并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但破译

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内使用不同版本的密

码，连他们自己翻译都十分费劲，何况是破

译。所以，叶剑英把密电比作“天书”，称曾希

圣是在“读天书”。

没有任何退路可言。曾希圣坚持“两条腿”

走路，亲自带头破译攻坚：一方面布置抄收敌台

密电，收集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适时

比对分析研判；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

党军电台人员学习了解。他还多次向党的无线

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编码的规律，常常在

屋子里“坐冷板凳”，恶补破译必备的基础知识，

把突破口对准了在江西“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使

用的最新秘本——“展密”。

机会来了！1932年8月，宜黄战斗打响后，

我军缴获了两大箱敌军文书，曾希圣从中查阅

到了国民党第9路军孙连仲发给所部的一份译

出30多个字的密电。以此为线索，他布置电台

重点抄收孙连仲部往来电报，并用已知密码对

其进行反复猜译，从而译出了全部密电，“展密”

就此到手，周恩来当即嘉奖。

“展密”破译后，彭德怀将听力敏锐、记忆力

超强的曹祥仁和优秀报务员邹毕兆调到二局。

至此，红军“破译三杰”聚首，破译行动组如虎添

翼，进入“开挂模式”。“特别本”“猛密”以及第四

次反“围剿”期间的“千密”“清密”等多种密码都

被准确破译，甚至连国民党第10师师长李默庵

用密码电报发给老婆的诗也被破译出来。1936

年12月，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随口说出

的诗句，让李默庵大惊失色，震惊于红军无线电

侦察的能力。

日复一日，昼夜不停地战斗，曾希圣不修边

幅、不讲穿戴，每天两餐只有盐水煮竹笋。就是

在这样的条件下，二局的体制确立，跟踪破译能

力形成，所有侦收范围内的敌军密码本都被破

密。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

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

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是0。红军建军六周年之

际，曾希圣被朱德、周恩来联名提议，授予二等

“红星奖章”。

我破敌一千，敌破我为零

“假电”发敌军，红军过乌江

三人组“家庭”，宅男搞情报

1927年，国民党反共反革命潮流愈演愈烈，党的

武装斗争和公开战线急需地下斗争、隐蔽战线配合。

当时，曾希圣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中层军官，且已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决定曾希圣

留在唐生智第8军，除争取官兵革命外，还承担情报、

交通、购买枪支弹药三项特殊工作。但还未打开兵运

局面，他便被迫离开军队，直到1930年到上海任中共

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为了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和党内交通员黄杰及老同

志何叔衡组建了新的“家庭”：何老与黄杰为父女关系，

曾希圣作为黄杰的小叔子客居黄杰“娘家”的后厢房。

1930年前后，国民党当局对军事新闻管制不严，

报纸时常透露出一些军事动态。曾希圣把自己关在

屋子里，综合各报纸情报，分析敌军重大军事动态，有

时也整理各地报来或内线提供的密写的文字报告、电

报。靠着“剪刀+浆糊”，曾希圣弄清了国民党军队对

红军3次“围剿”的计划，使我党我军减少了人员伤亡

与损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曾希圣转战

中央苏区工作。

为了加强情报部门建设，中央军委将原通信部门

的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与原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

组建为总参谋部侦察科。曾希圣一到苏区，便被任命

为侦察科负责人，后侦察科改为情报局（即二局）。此

后7年，曾希圣一直担任二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以无线

电侦察为主的红军情报工作，成为中国军事无线电密

码破译的第一代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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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人的感觉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但鲁

迅也有幽默的一面，偶尔还讲个笑话作乐。

一次，鲁迅给身边的人讲笑话：有户人家，父

母外出，把10岁的孩子留在家里。有客人来，问：

“令尊、令堂上哪儿啦？”孩子不懂令尊、令堂是什

么意思，于是眼看着客人而默不作声。

父母回来后，孩子问父亲：“令尊、令堂是什么

意思？”父亲怒斥道：“令尊就是我，令堂就是你娘，

呆虫！”孩子被训斥得云里雾里，但记住了这三句

话。过了几天，父母外出，客人又来问，这次孩子

振振有词地回答道：“令尊就是我，令堂就是你娘，

呆虫！”客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笑话有些苦涩，

它讽喻为人父母，对孩子，岂能只知一味呵斥，而

不善教育！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有些作家患上了

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的毛病。一次文艺座谈会

上，有人请鲁迅先生谈谈这个问题。鲁迅没有发

表长篇大论，而只是讲了两个小笑话。

第一个小笑话叫“金扁担”，讲的是有两个农

民，每天都得挑水。有一次，他突发奇想，皇上用什

么挑水呢？接着又自己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

第二个小笑话叫“吃柿饼”，说的是一个农妇，

一天清晨起来，觉得很饿，她就想，皇后娘娘该是

怎样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

一个柿饼来吃吃。”听罢鲁迅讲的笑话后，在场的

人笑得前仰后合，无不为鲁迅先生妙语解说而拍

手叫好。

鲁迅讲的笑话，不仅是供人莞尔一笑，而且还

包含着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世事的针砭。

■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

鲁迅说笑

曾希圣：
面壁终破壁弄敌股掌间

曾希圣


